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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开放、自由、智慧理念象征的大学校园，在其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无处不在。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后的
美国大学校园在体制、模式和建设等方面对中国的大学都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以厦门大学、莱斯大学为例，通过对中美大学校园设计的比较，
探求中美大学校园设计中的历史与文化线索，为未来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提供思路。
关键词 大学校园；历史与文化；创新与回归；融合与差异
Abstract As the symbol of openness, freedom and knowledge, university campus was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everywhere during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fter becoming the central of the world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university has certain 
effects on Chinese university in the aspect of system, institutional pattern and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university campus planning, taking Xiamen University and Rice University as cas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after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lues in the campus design of Sino-American universities, it 
provides ideas for the future campus planning and campus archite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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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成西就：中美大学校园设计中的历史与文化因素
——以厦门大学、莱斯大学为例
19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随着经济的腾飞而蓬勃发展，民主、自由精
神逐步渗透到大学之中，使大学的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方式得到了
彻底的解放和革新，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也因此由欧洲转向美国。中国的
近代高等教育始于19世纪末，最早由西方教会介入，在引进西方大学理念
和体制的同时，中国的大学校园设计也正式诞生。“在当时的中国，教授
科学技术和西洋文化的近代大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不但高等教育体
制要从西方输入，而且西方大学的空间形态也被当作中国大学的参考模式，
其中美国大学模式对于早期我国大学空间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
历史与传统、文化与地域是人类设计行为中的重要因素。从历史的角
度看，东西方的大学既有相似的办学经历和发展过程，也有不同的文化背
景和思维方式。本文从历史与文化因素出发，以厦门大学、莱斯大学为例
对中美大学校园设计做比较研究（表1）。
一、莱斯大学——德州文脉、欧为美用
1891年5月，美国商人威廉 · 马歇尔 · 莱斯（William Marshall Rice，
1816－1900）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创办了莱斯学院（Rice Institute，1960
年更名为莱斯大学），并任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艾德格 · 欧德尔 · 洛
维特（Edgar Odell Lovett，1871－1957）为首任校长。洛维特在1908～
1909年间从波士顿出发，途径多个欧洲城市、日本后经停加利福尼亚州回
到休斯敦，考察了大量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大学校园。随后，洛维特委托
波士顿建筑师瑞夫 ·克拉姆（Ralph Adams Cram，1863－1942）完成莱斯
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
克拉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哥特复兴（gothic revival）
建筑师，1906年开始负责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设计。克拉姆在普林斯顿大
学设计中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将一座18世纪建校的校园从宗教学院转型为
20世纪大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新哥特风格的建筑设计手法，集中体
现在1917年他设计的研究生院大楼中。“克拉姆将现代大学理解为与中世
纪英式学院类似的体现社会和文化价值的‘社会构筑’（social construc-
tion），该观念可以视为20世纪初基于历史认识的改革运动思潮在建筑学
表1　厦门大学、莱斯大学校园对照表
厦门大学① 莱斯大学
建校时间、地点 1921年，中国福建省厦门市 1912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
创始人 陈嘉庚 威廉 · 马歇尔 · 莱斯
校园规划设计者② 陈嘉庚 瑞夫 · 克拉姆
校园面积 2 505亩（167 hm2） 227英亩（1 681亩，112 hm2）
环境特征 临山傍海、中心湖面 地势平坦、绿化繁盛
规划特征 依山就势、“一”字形组团 轴线清晰、主次分明
主要建筑风格 西式糅合闽南式的“嘉庚风
格”建筑群，石材、红砖、
坡顶
新拜占庭风格、欧式地中海混合
风格，灰白石材与红砖墙身、红
色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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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体现。”[2]彼时，美国的改革派追寻现代化的方式并不是对历史的激
进否定，而是对历史的温和延续。克拉姆正是这一表面上似乎自相矛盾的
设计实践的积极参与者，莱斯大学的设计使他对传统的理解与再创造达到
了新的高度。
1．校园规划
1910年，克拉姆提交了莱斯大学校园规划设计方案（图1）。“这一
方案让人联想起20世纪初美国思想和政治中的革新年代：一种将神性诉
求与理性功能相结合、大胆创新与传统理性相结合的理想主义。”[3]或者
说，通过设计同时达成历史的延续感和时代的识别性。从规划层面上看，
克拉姆的设计思想表达在以下几个层次：
在功能组织上，首先将校园分为两大功能分区：学术（由人文、科
学和工程三大学科构成）和辅助（住宅和运动设施等），然后将美国北方
传统大学设计中的轴线加长以适应南方开阔、平整的土地，东西向长达
1.2 km的轴线构成了校园空间的主轴线，南北向的两条轴线组织院落，校
园的景观与活动流线与两个方向的轴线相呼应；建筑单体上，为了适应得
克萨斯州炎热、潮湿的气候并加强规划的轴线空间秩序，克拉姆设计了长
条的、小进深的板式建筑，向心的布局显示中心感，对称的建筑强调重要
空间；景观设计上，绿篱和如画的橡树同样以线形布置，强化轴线，大片
的草坪给校园提供了开放、绿色的室外交流与活动场所。
2．校园建筑
1912年，莱斯大学正式建成，最吸引大众的是克拉姆设计的校园行政
大楼（为了纪念首任校长洛维特，后更名为洛维特大楼）（图2）。“克拉
姆设计的建筑呈现了洛维特关于莱斯大学的梦想。他明确地设计出一种针
对休斯敦的风格，对市民的想象力施加了一种催眠般的效果。”[3]克拉姆
在1936年完成的自传中回忆到：“在莱斯，我们想创造一种美：精神上
是南方的，并和历史、文化保持某种延续的品质。我们明白唯一需要的是
创造一种新的风格，并为之设想一种心理上的说辞。我重新组合了法国南
部、意大利、达尔马西亚（Dalmatia）、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
拜占庭、安娜托尼亚（Anatolia）、叙利亚、西西里、西班牙的建筑风格来
创造一种新的混杂风格，将古典基座与哥特式罗马风建筑混搭，将视觉与
结构组合在一起。”[3]可以说，克拉姆在此创造的这种异国新拜占庭风格
（exotic neo-Byzantine），既延续了西欧为主的大学作为高等文化传统的
象征意义，又创造性地建立了美国南方新兴大学的标志性。
3．克拉姆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莱斯大学进入了快速建设时期，今天看来
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尽管可以视之为一种保守的实践，但
这些建设表明了一种对克拉姆总体规划的否定。”[2]建于1949年的方德
恩图书馆（Fondren Library）可谓这一时期最大的败笔：其位置打断了
原入口空间的主轴线，造型则以模棱两可的现代风格割裂了校园传统。
20世纪50年代后，这种管理和设计的混乱进一步加剧。直至20世纪70年
代后期，莱斯大学重新意识到校园设计可以表达大学的宗旨和哲学，开
始引入明星建筑师精心设计校园建筑，让莱斯大学的校园建筑重新回归
到大众的视线之中（图3）。
首先是英国建筑师詹姆斯 · 斯特林（James Stirling）于1981年设计的
安德森大楼（Anderson Hall）扩建，斯特林尊重环境与文脉的设计不仅映
射了校园建筑的砖石构成肌理，也呼应了克拉姆校园规划方案中的美学特
征和空间组织方式。随后西萨 · 佩里（Cesar Pelli）设计了位于校园主轴线
南侧的赫瑞大楼（Herring Hall，1984年），赫瑞大楼为长条的U形平面，
凹进的庭院与北侧的纪念中心（Memorial Center）的庭院南北呼应，回归
并修复了校园的空间轴线，“这座后现代建筑有效地模糊了历史与当下、
传统与现代的边界，佩里的设计在规划上遵循并发展了克拉姆的设计，在
单体风格上则将莱斯大学校园建筑的语言遗产转化为一种现代文脉。”[3]
这两座建筑成功引领了随后的莱斯校园建筑潮流，提供了一种继承克拉姆
建筑遗产与文化的典范：既将现代建筑置于一种传统校园语境中，也表现
了建筑技术的革新（图4）。1990年后，莱斯大学进一步委托了大量明星
建筑师设计校园建筑，如迈克尔 · 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罗伯特 · 
图1 　1910年克拉姆设计的莱斯大学规划总平面图（图片来源：
Stephen Fox著The campus guide: Rice University一书）
图2　1912年建成的莱斯大学主楼创造了一种全新
的建筑风格（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4　詹姆斯 · 斯特林设计的安德森大楼（左）和西萨 · 佩
里设计的赫瑞大楼（右）（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3　2017年莱斯大学总平面图（图片来源：作者基于Jonathan 
Coulson，Paul Roberts和Isabelle Taylor著University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the search for perfection一书修改绘制）
1 洛维特大楼
 （Lovett Hall，1912年）
2 方德恩图书馆
 （Fondren Library，1949年）
3 安德森大楼及其扩建
 （Anderson Hall，1947、1981年）
4 赫瑞大楼
 （Herring Hall，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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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Robert Stern）、里卡多 · 波菲尔（Ricardo Bofill）等，这些校园
新建筑在表达美国大学文化的开放、多元特征的同时在材料与形式上继承
了校园的空间传统、丰富了形式语汇。
二、厦门大学——闽南本元、洋为中用
在莱斯大学建成的1912年，在地球另一端的东方，怀着“国民之发
展，全在于教育”理念的华侨领袖——陈嘉庚（Tan Kah Kee，1874－
1961）从南洋回到家乡厦门，开始了漫长的办学生涯。1919年5月他在广
州参观了美国教会设立的岭南大学，详细了解大学办学的要求与校舍建设
事宜。同年6月底，他亲拟并发布了《筹办福建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
校通告》。1921年4月6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华侨捐资创办的大学——厦门
大学宣告诞生。
20世纪初，在中国境内先后有多所大学创办，如1919年由华北地区多
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和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严修创办的南开
大学等。这些大学均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师夷之长技以自强”，试图通过
学习西方来振兴中华。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厦门大学的规划设计呈现出
鲜明的历史印记与地域文化特色。
1．规划历程
厦门大学成立初期，首任校长邓萃英介绍纽约茂旦洋行负责校园规划
及建筑工程事宜，1921年参与了中国国内大量大学校园规划设计的美国建
筑师亨利 ·墨菲③提交了《厦门大学平面全图》和《厦门大学全部高挑图》
等设计图纸。墨菲的设计可谓美式大学校园的中式版本：开敞通透，多栋
建筑围合成组团，以托马斯 ·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设计的弗吉尼亚
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为原型的三条轴线构成的三组品字形建筑群
组成了校园主体结构，辅以多个钟楼式建筑形成视觉中心（图5）。陈嘉庚
仔细审阅墨菲的设计后，本着“预有算划、庶免后悔”的原则，在墨菲设
计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校园实际选址，亲自重新规划设计校园。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修改是将墨菲设计的品字形组团调整为一字形建筑群，陈嘉庚在
《演武场校址之经营》中论及这一修改时写道：“其（墨菲之设计）图式每
三座做品字形，谓必须如此方不失美观，极力如是主张。然余则不赞成品
字形校舍，以其多占演武场地位，妨碍将来运动会或纪念日大会之用，故
将图中品字形改为一字形。”[4]
陈嘉庚主持的厦门大学校园规划设计，以三组“一主四从”建筑线形
展开，依山傍海、就势而建，与莱斯大学相似的一字形单廊建筑充分考虑
了厦门的亚热带气候特征。由此可见，陈嘉庚在厦门大学的校园规划中，
不以唯美作为校园布局之首要目标，而从唯实作为校园空间的主旨，体现
了建立在实用主义思想之上的东方朴素的环境观和空间观等（图6）。
2．嘉庚风格
厦门大学早期的校园建筑最常用的是屋体西式、屋面中式，在组团中
主楼中式、次栋西式。立面常见西方柱式与拱券的构图，细部刻画掺杂闽
南工匠的自由发挥与闽南民居艳丽色彩飞檐的遗痕。造型融合了多种文化
的手法：西洋式的屋身，南洋建筑的拼花、细作、线脚，闽南传统形式屋
顶（图7）。这种风格在20世纪90年代后被建筑学家、史学家定义为“嘉
庚风格”。“‘嘉庚风格’的根本在于其无形的自律特征，即多元综合
性，不仅体现为形式上的“混搭”，更彰显出文化内涵的多元综合。”[5]
3．回归与延续
1956年后，厦门大学由私立大学转变为教育部直属高校，陈嘉庚先生
不再具体负责校区的建设工作。这一时期特别是“文革”结束前的20年间
（1956～1976年），校园建设较为混乱。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历
史和文化的反思，校园建设开始有意识地回归“嘉庚风格”。2001年，厦
门大学建成了后陈嘉庚时代的第一组“一主四从”建筑群——嘉庚楼群，
作为一种对嘉庚风格校园规划模式与建筑单体要素的回归（图8），这组
建筑群的建成标志着厦门大学“新嘉庚风格”建筑设计探索的正式登场。
在随后的校园建筑设计实践中，对嘉庚风格的探讨不断加深， “新嘉庚风
格”的作品也不断涌现。④
三、融合与差异
1990年美国高校规划协会（Society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lan-
ning）在《西雅图宣言》中将所有校园历史建筑与场所视为集体共同财
富，每所大学都有责任去保护和延续其历史建筑与场所空间。在莱斯大学
的设计中，作为总规划师及建筑师的克拉姆所采用的设计尝试可以放到更
广泛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探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既是现代美国大学的建
立时期，也是美国大学彰显野心的“大规划时代”。这个时期的美国大学
规划设计主要表现为巴黎艺术学院（Beaux-arts de Paris）风格与美国本
土以弗吉尼亚大学为原型的“杰弗逊复兴”的结合，斯坦福大学、芝加哥
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是这种设计风格的代表校园。同时，美国的前卫建
筑师在19世纪90年代普遍表现出对地域建筑的喜爱和追逐，但地域建筑
的原型却并非来自与美国起源关系密切的盎格鲁（英格兰）地区，而是以
一种反叛精神呈现为“非盎格鲁－美国血统”（non-Anglo-American ori-
gin），如新墨西哥地区的印第安风格建筑、加利福尼亚洲地区的西班牙风
格建筑和圣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风格建筑。在这种前卫的“拿来主义”背
景下，深谙其道的克拉姆在莱斯大学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地域建筑风格，
同时满足了大众对历史传统的记忆需求和对地域文化的想象欲望。
中国的大学相比之下历史较短，但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也早已形
成了自身的历史性空间场所与校园文化。“早期的中国大学不但完全沿
袭了美国大学式的广阔与开放，而且校园规划的理念和手法都普遍显示
出美国学院派规划的特点，如对称的布局、明确的轴线、视觉焦点的设
置以及清晰的几何构图等。”[1]虽然美国建筑师规划设计了大量的早期
中国大学，如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克瑞考雷（Coxy X 
Crecory）设计的金陵大学和凯尔斯（F．H．Kales）设计的武汉大学等，
图5　1921年墨菲设计的厦门大学校园规划图（图片
来源：庄景辉的《厦门大学嘉庚建筑》一书）
图6　厦门大学校园中心区的四组建于不
同年代的建筑群（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图7　建于1921年的厦门大学群贤楼群是“嘉庚风格”建筑
的原型之一（图片来源：丁祥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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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毋庸置疑，中国的大学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符号与文化特征。厦门
大学校园的形成离不开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一种与特定历史与文化紧
密相连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同时，“嘉庚风格的建筑从形式上看虽然是
闽式屋顶和西方柱廊的混杂体，但是中国式和地域式依然占据统领地
位，这也多多少少反映出陈嘉庚先生在试图超越中西文化而展开建筑探
索之路中的一丝困惑和茫然。”[5]这种困惑与茫然正是源于东西方历史与
文化的融合与差异。
1．东西方的融合
厦门大学、莱斯大学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收－放－收”的建设
过程体现了对校园历史和文化继承的认知过程，校园建筑的风格确立也经
历了相似的“立－破－立”的发展过程：两所大学都体现出在贯彻和改
变、保守和革新之间的摇摆。作为一种生长中的空间，大学校园既是空
间的校园，更是时间的校园。两所大学的校园设计都是建立在当时东西
方校园先进理念与优秀设计基础之上的，都受到当时社会观念、地域文
化、创作思潮和技术手段的影响，人类观念与文化的趋同性力量显现其
中（图9、图10）。
2．东西方的差异
与面对广袤、富足的得克萨斯州土地、彰显自由与创造的莱斯大学不
同，厦门大学作为20世纪初中国私立大学的代表，担负着振兴教育与民族
自强的责任。建立于美国大发展时期的莱斯大学体现出一种美式的完美追
求，作为一种风格的创造和对独特性、识别性的追求，其设计是可以“无
中生有”的；相反，厦门大学在继承欧美教育理念的同时，对本原地域
文化与民族符号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自尊与自强——表面上相似的“拿来主
义”的背后凸显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碰撞。
从建校最早的哈佛大学（1636年）源自牛津大学的学院制“方院” 
（Quadrangle）到弗吉尼亚大学（1817年）的“学术村”（academic vil-
lage）概念再到莱斯大学，“尽管美国的大学源于欧洲，但却发展为一种
独特的美国方式。”[6]与莱斯大学自由、理想、浪漫的世外桃源不同，厦
门大学的校园设计体现为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陈嘉庚将厦门大学第一座
建筑群贤楼的开工奠基典礼日期选在1921年5月9日，这一天正是1915年袁
世凯与日本签订《民四条约》的“国耻日”。虽然厦门大学的规划设计中
无处不体现出一种东方式的自然与顺从，但从这一点仍可一窥当年的悲愤
之情与自强之愿。
四、总结
文以载道，史以明志。
莱斯大学校园的独特性在于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植根于文
化意识的空间与形式的识别性；厦门大学的校园设计以一种实用主义的世
界观在彰显地域本原的同时表达了超越西方文化引领的雄心。
通过厦门大学与莱斯大学校园设计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作为历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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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2000年后，厦门大学兴建了漳州校区、翔安校区和马来西亚校区。为
示区别，厦门大学老校区现称为“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本文的“厦门
大学”实指厦门大学思明校区。
②厦门大学、莱斯大学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校园设计经历了必然的调
整和发展，此处规划设计者特指建校时最早的规划设计者。
③20世纪上半叶，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i l lam Murphy，1877－
1954）活跃于中国，墨菲与其在纽约和上海的合伙人主持设计了中国大
部分重要的教会大学。
④关于厦门大学“新嘉庚风格”建筑设计的探讨可参见笔者《厦门大学
新嘉庚风格建筑设计的探索与反思》（2013年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大学
的校园”学术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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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载体的大学校园，记录了校园空间的发展与变迁，折射出学校教育、
文化、传统、管理和观念的异同。中美两国大学校园设计的概念和风格都
是人文观念背景下的自然写照，东西方的校园都显现为一种历史与文化关
照下的渐进式发展。东西方大学校园的发展之路并不是绝对割裂的，历史
与传统、地域与文化之间的趋同共存，理想校园与现实校园之间的斗争同
在。千差有路，东成西就。■
图8　建于2001年的嘉庚楼群回归了“嘉庚风格”建筑“一
主四从”的布局模式（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9　莱斯大学各个时期建筑的石材、
红砖构成（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10　厦门大学各个时期
建筑的石材、红砖构成
（图片来源：丁祥明提供）
